
 

  

 

  

 

 

 

第六章失  

    

老子传 (第六章)  

                                                       失 

--------------------------------------------------------------------------

------ 

    自拉锯战争开始以来，一些没有卷入是非之争的官员（文官较多），不再到王宫

里 

去，而是躲在家里，关起门来，不敢露头。老聃先生开始是冒着风险，坚守在守藏室

里， 

一面守卫，一面继续做些必须做的业务。后来局势越来越紧，越来越乱，他就和大

纪、 

小纯一起，将守藏室门上又加两个门搭、两个门鼻、两个笨重的大铁锁，这样，一并

用 

三个大铁锁将守藏室门牢牢锁上。继而，将一些无法停止的必做之业务拿回自己家

去， 

关起门来继续干。虽然如此，但是他总不能安下心来，因为他的一颗心总是割也割不

断 

地系在战争时局的变化，周朝社稷命运和前途以及守藏室内存放着的那些书上。 

    老聃先生越来越不放心，后来发展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于是就和大纪、小纯

一 

起组织几个能够为他们保密的最可靠者，连夜将守藏室里所有图书和典籍搬往王宫深

处 

一所最难发现的密室，在坚固的铁门之上又加两道门搭、门鼻，用手指粗细的铁棍穿

入 

门鼻，砸弯砸死。接下去，又将另外三所密室也用同样的办法将门上四个铁棍砸弯砸



死。 

这样，除了老聃他们几个参与搬迁书籍者之外，别的人谁也不知道图书现在哪里。因

为 

密室很难发现，即如发现密室，几个密室门上同样都拧着铁棍，也很难知道哪个室内

藏 

有典籍。 

    这天，老聃先生正在自己家里考查资料，王子朝所投靠的尹固的军队忽然之间打

回 

洛阳。 

    一群黑衣兵士涌入王宫，走进东跨院，来到守藏室门口。 

    一个大个子兵，举起铁锤，开始砸锁。 

    站在这群人后头的两个领头的，一个是武官模样，大高个子，英武雄壮，一双剑

眉 

之下长两只炯炯的灰眼，此人名叫南宫嚚；另一个是文官装束，个子比南宫嚚略低一

些， 

身穿蓝衣，腰系黑裙，头上扎一方蓝褐色的扎帕，此人就是召氏族人，名叫召悼。 

    指挥砸锁的南宫嚚见大个子兵士没将铁锁砸开，回过头来问那站在他身后的召

悼： 

“守藏室是否就是这个地方？” 

    “是这个地方，就是这地方，一点不错。” 

    “砸！狠劲砸！”南宫嚚转过脸去，下大决心地对大个子兵说。 

    大个子兵，高举铁锤，圆起眼睛，狠狠咬着牙齿，用力猛砸一锤，大铁锁被砸开

了； 

又一锤下去，第二把锁也被砸开。第三把锁是个特号的大铁锁。那大个子兵照着这第

三 

把锁猛砸一锤，铁锁晃了一下，仍然牢牢地停在那里。大个子兵见大铁锁十分顽固，

一 

下子火了，他更狠劲地咬起牙齿，将铁锤举得更高，用尽全力往底下砸去，“咣！”

的 

一声，铁锁仍然牢固地停在那里。他往后退了一步，更高地举起铁锤，接着往前猛上

一 

步，煞着身子用尽平生之力向铁锁砸去，结果还没砸开。南宫嚚看不上去了，他上前

一 

步，接过大兵手里的铁锤，狠狠地抡起！狠狠地砸下！只一下，铁锁被砸得又歪又

扁， 

乖乖地为他而开。 

    南宫嚚、召悼随着蜂拥而入的兵士们一起走进守藏室内，见这里只剩三间空空的

屋 

子，心里猛一松劲。 

    南宫嚚一下子火了：“他娘的！这书籍都运哪里去了？” 

    “定是那个姓李的征藏史出的主意。”召悼转动着眼珠说。 

    “走！找他去！” 

    一群兵跟随南宫嚚和召悼走出屋子。…… 

    老聃先生家里。三间房舍之内。小纯正在修理一卷破烂竹简。老聃先生不在

家，— 

—他是到一个邻居家里还东西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从屋外进来三个人。他们一声不响地站在地上。前面的那个是南

宫 

嚚，腰里挂着一把剑；后边的那个是召悼。站在召悼身旁的一个带剑的卫兵，就是刚

才 

那个用铁锤砸门的大个子兵。 

    小纯突然见他们站到面前，吓得心里一凉，紧接着是躬身站起，向他们拱手让



坐。 

    他们既不落座，也不理睬。“你在这里干什么？”南宫嚚说，“你家里人呢？那

个 

姓李的征藏史呢？” 

    “我不是他家的人，我是李征藏史的一个助手，叫小纯。” 

    小纯诚实地对他们说。 

    “快对我们说，你们把守藏室里书籍运到哪里去啦？”南宫嚚翻着白眼问小纯。 

    “我不知道，我不，不，我，我不知道。”小纯看出了他们的来意，由于心中害

怕， 

说话开始慌乱了。 

    “不要骗人，你这年轻人，你不知道谁知道。”召悼说。 

    “我不知道，这我，我不知道，我家先生知道。”单纯的小纯，由于年轻，而且

有 

点幼稚，在慌乱之中自己不由自己的将责任推给了老聃先生，想了一下，感到十分后

悔， 

心里说：“我为啥不说书被敬王弄走了呢？我为啥如实地对他们说呢？为啥说我家先

生 

知道呢？”话已出口，无法挽回，这怎么办？他心里开始气恨自己，接下去是将这股

气 

恨转向南宫嚚他们。 

    “你家先生到哪去了？”南宫嚚说。 

    “不知道。” 

    “给我找回来，你快给我把他找回来！” 

    “不知道！叫我上哪找他呢？”小纯开始别上了。 

    “给我找回来！不找回来我就给你要书！快说，你给我把书弄到哪里去了？”南

宫 

嚚开始发怒了。 

    “说一个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杀了我，我也不知道！”小纯一下子挽到死处，

再 

也不愿回头了。 

    “不说不行！不说我就是要杀你！”南宫嚚两眼一红，暴怒了，“拉出去！给我

拉 

出去！拉出去问他说不说！”将目光转向身后的那卫士。 

    大个子卫士“嗖”的一声从腰里抽出剑来，一步跨向小纯，伸把抓住他胸前的衣

服， 

一下把他掂个离地，连拉带提的将他拽出屋门，拖到那簇绿竹旁边，用剑尖对着他的

喉 

咙说：“你把书弄哪里去了？说不说？不说我就宰了你！” 

    “不知道你叫我咋说哩？你宰了我，我也说不出来呀！”小纯声音很大，而且带

着 

哭腔说。 

    “说！不说我就是宰了你！”那卫士大声吓唬说，“你们把书运哪去了？……你

刚 

才说你们先生知道，你要知道书在哪里，就快说出来；要不知道，快叫你们先生回来

说！ 

你们先生上哪去了？快说你们先生到哪去了？” 

    “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上哪去了。”小纯说。 

    “不说不行，不说我就宰了你！”剑尖子在他喉头嘴上一晃一晃的。 

    “我不知道你叫我咋说哩？我真不知道，真不知道哇！”小纯带着哭腔说。 

    “说不说？不说我真宰了你！” 

    “放开他！请放开他！”老聃先生大声说着，慌忙从大门外边赶过来，“迁书的

事， 



他不知道，我知道，请您快快放了他！”刚才，南宫嚚他们进展，向小纯追问老聃，

家 

人赵平和其他几个仆人赶忙翻墙出去，到邻居家里告知老聃先生，要他牢牢隐藏，千

万 

不要回家，后来听说他们要杀小纯，老聃先生就不顾一切地跑了回来。 

    老聃先生向那兵说了一些好话，让他把小纯放走。接着，他又和颜悦色，谦恭礼

让 

地将南宫嚚他们“请”回屋内。召悼为了保持虚伪的文明假象，使个眼色，让大个子

卫 

士从这里离开。 

    大个子卫士走了，屋里只剩下南宫嚚、召悼、老聃三个人。老聃先生以礼相待，

向 

他们热情地打着招呼，“请”他们坐下，将两杯竹叶青茶在他们面前倒好，然后笑哈

哈 

地在他们对面坐下。老聃先生此时外表自如，内心着实有点紧张、有点害怕，他想， 

“周之典籍，如要从我手底下失去，这是我的千古之罪，对不起社稷，对不起祖先，

对 

不起今世，也对不起未来之人类，甚而连自己多年的苦心劳作都对不住。我必须下决

心 

将书籍保住。然而，面对这种情况，要保书籍，是十分危险的，我和小纯都已经说出

我 

知道书籍搬迁之事，话已出口，无可挽回。我如若不向他们说出藏书之处，眼下他们

手 

握生杀大权，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我杀死；如若向他们说出藏书之处，这是我的失职，

我 

的罪过，这样我会比死了还难受！这该咋办？这该咋办？”说实在的，这一回老聃真

被 

难住了。此时的老聃先生并不是一个惜命主义者，但也不是一个拼命主义者。他要是

认 

死不向他们说出藏书之处，豁上一条已不足惜的老命，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这

样， 

他不仅再看不到争位之战的怎样结局，而且，重要的是，他为之奋斗几十年的他认为

比 

他老命要可贵得多的事业再也无法终结，事业未竟，刀下作鬼，实在于心不愿；他要

是 

为了保命而将藏书之处说出，让他们将王宫书籍弄走而去任意糟踏，更是于心不忍！

危 

难临头，说也不好，不说也不好，无奈，他只好运用一种特殊办法去和他们周旋，来

一 

个晓之以义，明之以理，苦苦劝说，如果能够周旋过去，那就谢天谢地，如果不能周

旋 

过去，只好一命交给老天。想到这里，他笑了，向着来客笑了。 

    “李征藏史，你可能还不认识我们，我，姓召，名悼；他，姓南宫，名嚚。我们

同 

在新天子三殿下足下做事，同是新天子亲口任命的官员。”召悼开始自报家门说。 

    “召大人，南宫大人，好，好，卑职李聃久闻二位大名，十分景仰。”老聃先生

拱 

手点头，谦谦相还。 

    “李征藏史，我们今日来此，别无他事，而是想请你将藏书的地址告诉我们，我

们 

想将典籍予以移动。”召悼直接将心中意旨向老聃说出。 

    “移动典籍？移哪里去？恐怕这样难免有不当之处吧。”老聃先生态度谦和，慈



祥 

地笑着，委婉地否认。 

    “咋个不当？”南宫嚚睁大眼睛看着老聃。 

    “是这样，”老聃先生态色更加和美，“守藏室之典籍，是咱祖先留给咱们的宝

贵 

财富，是价值连城的文化珍品，是咱大周天子的心中之爱。天子将守藏这些珍品之使

命 

交付予我，是已故天子对我的信任，是将要继位的天子对我的信任，也是天子之臣召

大 

人和南宫大人对我的信任。天子及天子之臣将‘守藏史’的头衔恩赐给我，是要我把

守 

藏室典籍看得比命贵重，要我好好守藏，不要失职，要我象保护社稷和天子之心那样

的 

进行保护，要我在年年月月——特别是战乱年月——都要象保护生命一样去保护它

们。 

既然如此，我就要尽心尽力，忠于职守。我不敢失职，失职就是犯罪。我若失职，是

对 

天子的犯罪，是对社稷的犯罪，也是对天子之臣召大人和南宫大人您的犯罪。我若失

职， 

不仅愧对天子，愧对社稷，而且也愧对天子之臣召大人、南宫大人。” 

    “说恁些，还是一句话，你是不愿意把藏书地址告诉我们哪！”南宫嚚说，“那

时 

要你守藏典籍是天子的心意；这个时候要你说出藏书地址，让我们把书挪走也是天子

的 

心意。因为将来继位的新天子必是我们的三殿下，我们是三殿下的命官，所以我们来

挪 

动书籍算是天子的心意。你问我们挪哪去，我们爱挪哪挪哪，挪哪都中。我们是往京

邑 

（开封）挪，眼下京邑是周朝的京都。我们不放心，怕书丢了，所以先把书挪到京邑

去。 

以后周朝京都再挪回成周（洛阳）的时候，再把书籍挪回来。好啦，不说啦，快把藏

书 

的地址说出来吧。” 

    “南宫大人将问题这么的去看，卑职李聃仍然不敢苟同。”老聃先生仍然笑着，

而 

且笑得仍然又和又美，“听大人方才之言，大人是怕书籍丢失才来挪动，这个请大人

放 

心。因为卑职曾下决心尽心尽力，忠于职守，情愿以自己生命去保护典籍。再者，眼

下 

书籍不会再有什么闪失。所以大人不必再有对典籍不放心之处。方才大人说三殿下久

后 

必然继位，既然三殿下必在周都成周继任天子之位，当然他对我在成周的忠于职守，

坚 

守典籍，必然十分欢喜，因为他继位后，典籍俱全，对他大有用处；典籍失去，对他

会 

是大的损失。如若现将典籍从成周挪至外地，兵荒马乱，一是极易丢失，二是周之典

籍， 

象逃难一般地运往外地，很不雅观，并且会给将来三殿下继位造成不祥之兆。如要运

往 

京邑（开封），现在京邑只是三殿下临时登基之处。因为眼下二殿下也立有临时登基

城 

邑。如若现在就将书籍运往京邑（开封），将来三殿下在成周（洛阳）正式继位，还



得 

把书再从京邑运回成周。这样来来往往，只能白费力气，而且路上会出闪失。如若将

来 

要将京邑定为周都，眼下移书仍不必要，因为，等到正式定都之时，再往京邑运送书

籍， 

也不为迟。” 

    听老聃先生说到这，南宫嚚一下子火了，他两眼一瞪，从座位上站起来说：“少

讲 

恁些月白理！你给我把藏书的地址说出来！我要你给我把藏书的地址说出来！不说不

行！ 

不说我就杀你！” 

    老聃先生见南宫嚚蛮横无理，丝毫不听他委婉的好言劝说，还连脸也不盖地直接

用 

杀来威胁他，心中也很气愤，心想，反正不行了，只有豁上了！虽然如此，但是，他

仍 

然还是控制住自己，努力使自己保持着平静。他平平和和，但是底气十足地说：“既

然 

南宫大人你这样说，卑职李聃我只有以身殉职了。为了社稷，为了新天子，为给三殿

下 

保全典籍，我这条老命是死是活都没有啥。不过，当着两位大人之面，我得把话说个

明 

白。南宫大人要想杀我，易如翻掌，倒不值啥。然而您就是把我砍成肉泥，也不会对

大 

人有益。不仅无益，而且坏了大人一世清名。因为，大人将我杀死，今日、明日，以

至 

久后，再也无法从我嘴里得知藏书之处；大人得不到书籍，又白白落个杀死周天子柱

下 

史和守藏史之名，让后人千年万载说长道短，等于卑职用一条不值钱的老命玷污了大

人 

的名誉。再说，将来三殿下正式登基，找不到典籍，心中着急，追究责任，也会怪罪

大 

人。大人一心为了英明君主，而又得罪英明君主，好心好意，反倒招致灾祸，这就叫

做 

事与愿违。一失典籍，二招灾祸，三落恶名，大人实属好大的不值！明知大人会有不

好 

的结果，眼睁睁看着不向大人说出，故意去让大人遭害，卑职李聃也不忍心！” 

    “你，你！我！我……”南宫嚚听老聃说到这里，一手摸剑，外表发怒，但是心

虚 

嘴软，一时弄得恨不抹脖儿。 

    召悼见南宫嚚陷入尴尬境地，赶忙出来圆场，急忙搬梯让他下楼，“李征藏史，

不 

要误会，不要误会！我们，我们，说实话，我们可不是要杀……要，要，可不是要，

我 

们没那意思，没那意思。我们是故意唬唬你，看你是不是真能将典籍保住。能保住，

我 

们放心了，放心了。南宫弟，咱走吧，走吧。”赶快站起来和南宫嚚一起走了。 

    当他们走到老聃先生家大门外边的时候，召悼眨巴着眼睛对南宫嚚说：“他这样

的 

人不能杀！真不能杀！只能吓唬一下。吓唬不住，能有啥办法。我看咱们只有偷着干

了。” 

    “奶奶的，咋碰上这个老顽固！” 

    …… 



    南宫嚚他们走后，老聃先生急忙跑到小纯家里。用好话将他安慰一阵，要他不要

害 

怕。 

    “不害怕，先生，我不害怕。”小纯说。 

    “你快把大纪叫来，我有事要和你俩商量。” 

    “好吧，我这就去，”小纯说一声，抽身走了。 

    半个时辰之后，小纯领着大纪，喘呼呼地从门外走来。 

    “先生，有什么事？”大纪一进门就问老聃说。 

    “情况不好，我看咱们的书籍很难保住。”老聃先生说，“咱们是不是将书籍再

往 

别处转移一下，例如转往偏僻的不会引人注意的农家住所。” 

    “不中。晚了。”大纪说，“恐怕不转移便罢，一转移反而招致更多的麻烦。” 

    “那咋办？”小纯说。 

    “让我们商量。”老聃说，“好好商量商量。” 

    …… 

    就在老聃去找两个助手商量办法的同时，王宫之内一群兵士正在南宫嚚、召悼指

挥 

之下大搜典籍。 

    他们将王宫之内许多房门一一打开，将屋内角角落落一一查看，全没发现典籍的

影 

子。他们继续搜查，在院中之院发现两所背静的屋子。两所屋门之上都用铁棍砸弯砸

死。 

他们用大铁棍别，不管怎么样别，就别不开。他们抬来一根木梁。十多人抬着木梁往

门 

上撞。咣！只一下，将门板子给撞了个窟窿。几个兵士从窟窿里钻进屋去。里边空

空， 

一无所有。 

    他们又去撞那第二所房上的铁门。咣！没有撞开。咣！咣！还是没有撞开。他们

火 

了，又增加上三四个人，一个个紧咬着牙，火暴着眼，用力往门上猛撞。咣！咣！只

两 

下，就将门搭撞断。铁门大开。他们进屋一看，又是一无所有。 

    人们泄气了。南宫嚚恼羞成怒，火暴着眼大声喊：“不要泄气，继续搜查！查！

给 

我继续搜查！不许泄气，我看哪个泄气？！” 

    兵士们开始进一步搜查。他们从院中之院跳过墙去，发现一个没有进出之路的密

院。 

这里有好几所背静的房屋。房门用铁锁锁着。其中有两所房屋都是铁门。粗大的门搭

门 

鼻上盘着拧弯的铁棍。一群人将那木梁从院墙上边搬了进来。他们抬起木梁就往铁门

上 

撞。咣！咣！咣！一连三下都没撞开。 

    咣——！他们用尽全力，还没撞开。 

    他们把院墙扒开一个豁口，接着将墙推倒一丈多长。他们又抬来一个两个人合抱

只 

能对手指头的大树干。接着，他们几十人抬着大树干，照铁门上猛撞。咣——！“轰

隆” 

一声，铁门连着门框，连着前墙，全被撞塌！这一下，被发现了，一个屋里摆放的全

是 

竹简、木简、麻布、帛绢的典籍。 

    他们喊着，叫着，更大的一群兵士走来。他们扛的扛，抬的抬，来来往往象蚂蚁

行 



雨一般，霎时间周之典籍几乎被全部弄走，只剩一些他们认为无用的东西，扔到地

上。 

    他们将典籍装了几大军车，挥鞭赶马，扬长而去。 

    老聃先生听说之后，十分惊慌，当他急急忙忙赶到这里之时，典籍已被他们运走

了。 

    此时，晋国军队从京邑（开封）方向往西推进，接着占领了成周（洛阳）。文公

尹 

固和召盈率军往王城（陕州）以南撤退。就在这个时候，召盈背叛王子朝，将住在他

们 

军队之中的王子朝赶走。王子朝、尹固、南宫嚚、召悼带领人数不多的随从，坐着拉

有 

周朝典籍的马车往楚国方向奔逃。他们打算把这些珍贵的典籍献给楚王，以讨得他的

欢 

欣。 

    这时，背叛王子朝之后的召盈，把逃难中的敬王迎进王城（陕州）。接着，召盈

在 

王城（陕州）与单旗、刘卷立下盟约，他们焚香叩头，对天许愿，从今往后，结为兄

弟， 

紧密团结，一致对敌。 

    也是这时，尹固从去楚国的路上逃跑回来，打算向王城（陕州）的敬王投降。晋

国 

的军队开进王城（陕州）。晋顷公派将军荀跞把敬王姬鄩从王城（陕州）接往成周

（洛 

阳）。晋国军队发现逃回的尹固，将他抓获。接着，晋国军队留下一部分兵力保卫周

朝， 

其余军队回国。周王朝争位战争暂时“结束”——告一段落（战争的余波，还在进

行）。 

    接着，时间的脚步跨入公元前五百一十五年。这年老聃五十七岁。这时，掌握朝

政 

大权的单旗、刘卷，根据战后新的情况，根据战争中立功大小，对朝中官员重新作了

人 

事安排。派上用场的留下，派不上用场的可以自动回家。老聃先生因失去典籍，没配

职 

务，就自动回到家乡曲仁里。这时，他的儿子李宗已从沛地亲戚家里回来，成家立

业。 

老聃先生在家没有事干，也没动笔去写东西。因为此时王子朝已逃楚国，战争还在边

远 

地区进行，周朝争位之战还没彻底结束，他要睁大眼睛从家乡往洛阳盯着时局的发

展， 

要看战争怎样彻底结局。 

    两年之后，时间到了公元前五百一十三年。老聃五十九岁。这年，秋冬之交的一

个 

上午，乌云退去，天气晴朗，东周王朝的又一个正式天子周敬王处理战犯之事正式开

始。 

    只见此时之敬王姬匄，头戴平天冠，身穿褚黄袍，团面眯眼，三缕清秀小胡，文

文 

静静，沉沉稳稳，依然保持着以往他那含藏不露的内向特色。他在正殿龙位之上坐稳

之 

后，看一眼坐在帘内的单旗、刘卷等以及帘外的一些朝臣。单旗、刘卷，锦衣玉带，

面 

带威肃。黑衣卫士拱护，龙凤日月烘托，金銮正殿显出一派庄穆。 

    正殿外面的台阶之下，一行跪着三个一色黑衣、身被五花大绑的罪犯，一个是尹



固， 

一个是召盈，另外一个年轻些的是原鲁的儿子。他们披头散发，满脸青黄，个个吓得

面 

无人色。站在他们身后，用手牵着法绳的三个身穿黑衣的杀人的刀手，手里都端着锋

利 

的齐头大刀。 

    正殿内，竹帘以里的周敬王，将一卷写有黑字的黄绢（圣旨）展开，递给单旗。

单 

旗接旨，略略施礼，随将旨转交给了坐在帘外的一位负责主斩的官员。 

    主斩官走出正殿，站在台阶之上开始宣旨：“万岁有旨！查尹固等战争罪犯，助

朝 

贼争位，燃战争烈火，毁我社稷，杀我臣民，罪大恶极，王法难容。为惩一儆百，安

定 

社稷，朕特修旨，将汝等予以处决。尹固、召盈，虽系作恶之后自愿反正，然而出尔

反 

尔，奸猾难靠，诡心莫测，亦不可留。其余罪犯，须处决者，可随尹、召等犯一并，

同 

斩于市。钦此。” 

    宣旨一毕，主斩官就和刀手们一起，将尹固等一并押解市曹。 

    此时，天子退朝。朝臣离去。作为监斩官的单旗，走出正殿，步下台阶，行至午

门 

外，坐马车往市中心而去。 

    成周洛阳市中心的十字街口旁边一个场地之上。男女老少，数千之众，拥挤在这

里。 

他们紧紧围绕着一个临时堆筑起来的大土台。土台上，桌案后面坐着主斩的官员。两

旁 

立着拿枪带刀的黑衣卫士，一片杀气肃穆。土台下，人圈之中，一并跪着尹固等三个

罪 

犯。 

    与此同时，三个刀斧手牵着另外三个要随之出斩的被五花大绑的黑衣罪犯，分开

人 

群，从外边走了过来。他们要他们三人和尹固他们一并跪在地上。这三个人，一个是

满 

脸闹草胡子的壮年人；一个是个瘦瘦的青年人；另一个，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你

只 

要稍稍留心，略加辨认，就可以认出，他就是那个盗剑杀舅，机巧善变，具有极大智

能 

的高申佳。 

    高申佳在盗取清泉宝剑、借取舅父头颅之后，就直接跑进刘卷老营，开始以大机

大 

巧和“大无畏的气概”向他敞头献剑了。他向刘卷生动地叙述了为报效大周社稷，为

做 

到给敬王天子曲线型的效劳，为保住他最崇敬的刘公心爱的清泉宝剑，在他的最要好

的 

朋友万殳鹤部即将被敌人全部砍杀以及万殳鹤被敌人一刀砍死，清泉剑即将落入敌手

的 

时候，他高申佳如何如何想出办法，如何如何把杀死万殳鹤的敌人杀死，如何如何夺

过 

清泉剑，假意投入敌营，如何如何冒充万殳鹤是他所杀而骗取了南宫极的信任；叙述

了 

他为保住清泉剑，为使宝剑重归刘公麾下，在敌营他如何如何应付敌人，如何如何忠

于 



敬王，如何如何人在南宫心在刘；叙述了后来得遇机会，他又如何如何费尽心机，战

胜 

千难万险，盗取宝剑，如何如何以一颗对敬王的赤心而大义灭亲，杀掉刘公所深恶痛

绝 

的贼舅吕奎，如何如何掂头持剑逃回了刘营。在叙述中，有愤怒，有流泪，有捶胸，

有 

顿足，有斗“敌”遇险时的捏着一把汗，有逃回“己”营时的胜利的喜悦。不仅讲述

得 

活生活现，而且还将“情”和“理”发挥到了淋漓尽致之地步，表做得惟妙惟肖，十

二 

分真实，完全达到了以假乱真之地步，将机巧、灵活、敏捷、猾诈、智能发挥到了无

与 

伦比的穷绝的地步，一下子骗过了曾经受过他骗的刘卷，一下子荣升了比原来又高一

级 

的大官。没想到刘卷对他这位“真心”的智者没给真心，而且来个委以“大官”欲擒

先 

纵，没想到天让事实一件一件地从他身上暴露，没想到他自己也让事实一件一件地从

他 

身上暴露，没想到他这个大无畏者竟然在无法掩盖自己时自己心虚逃走而被抓获送入

监 

牢。这可能就是：不管做得多绝妙，无法不让苍天知。今日随带将他处决，是刘卷临

时 

决定。尹固、召盈该当处决，他高申佳的行为连战争上的原则都不能容，将他处决，

就 

更应该。他仿佛看见一个很大很大的大网，几乎比天还大，极为疏松，似乎象没有一

样， 

然而特别特别的完整，没有一点漏洞，没有一点残缺的地方。 

    高申佳浑身哆嗦地跪在地上，他披头散发，眼泡虚肿，嘴唇乌紫，面颊青白，脸

上 

没有一点血色。那大个子刀斧手掂着他背上的法绳，把他从蹲着的地上提起，让他站

好， 

准备应斩。这次斩处犯人与以往的斩处大致一样，所不同的是，以往一人斩杀几个

人， 

这次是六个人要有六人同时斩杀。 

    高申佳忽然之间来了个一反常态，他不害怕了，一下子由害怕变精神了。紧接着

脸 

上出现凶狠的狞笑了。这可能是他生命最后一刻他那智能中的机巧的最后一次发挥，

他 

想：“奶奶的！我何必怕呢？我害了很多的人，连好朋友都杀了，连亲舅的头都割

了， 

我就是死了，也一个换好几个，值了，我值了。他娘的×，反正都是一死，我一世英

雄， 

死的时候，也给人留个英雄样子，不能留个怕死的熊样儿！”想到此，他昂起头，瞪

着 

眼，藐视一切地笑了。 

    这时，监斩官单旗来到土台子上坐定。主斩官宣布了尹固等三人的罪恶，让刀斧

手 

做好开斩的准备。 

    高申佳见人圈里边站着来看出斩的表侄大纪，突然间似乎是精神焕发。他用目光

和 

下巴一勾一勾地，小声唤大纪到他跟前来。大纪害怕地走到他的面前。高申佳说：

“表 



  

侄，我想起了李聃那老头子说我的一句话，不知你忘了没有？”“忘了。”大纪说。 

“我没忘，他说我死到智能透顶上。我从他那憨笑的眼神上看他象个愚拙的人。现在

我 

知道了，他不愚，他有大智慧。他的智慧是真的。他奶奶的，我败给他啦！”大纪心

里 

说：“你才知道老聃先生大智若愚呀！” 

    “站好！住口！准备挨刀！”大个子刀斧手拉着法绳向他吼着说。 

    “你性个啥！挨刀有啥了不起！”高申佳说，“伙计，给我把活儿做利亮些。听

见 

了吧，我叫你把活做利亮些。” 

    当开杀的口令传下来之后，大个子刀斧手将大刀高高举起，挥手就向高申佳猛

砍， 

可是当刀将要落下之时，他故意将手一轻，杀人刀落在高的左肩之上，只砍了四指恁

深 

就又提出刀来。高申佳猛一呲牙，肩上的衣服立即被殷红的鲜血浸湿。“日你奶奶！

你 

故意叫爷受罪，我日你祖奶奶！”他大声向他叫骂着说。大个子刀斧手恼火了，两眼

一 

红，伸把揪着他的上嘴唇子，“呲啦”一声给他割掉，那里露出一排带血的牙齿。紧

接 

着，挥刀向着他的脖颈猛砍。随着五个人头落地，他的头颅也同时滚在地上。 

    那刀斧手啊，也未免有点残酷。他恶归恶。不管他罪恶多大，一刀结束性命也就

是 

了，另外加那两刀，似乎有点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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